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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过路客”如何变成“本村人”？
傍晚6点，暑气未散，双桥村沙河景园已经热

闹起来。
付昌平拎着一壶茶下楼，在亭子里寻了老位

置坐下。下棋的、摇扇的、刷手机的，七八个人挤在
一处，他一坐就是 3个小时。“有公园，有亭子，人
多热闹。”说这话时，他笑得眼睛眯成了缝。

这样松弛的傍晚，是他从前不敢想的。他是重
庆奉节人，在双桥村生活了十余年。早些年在周边
工厂上班，每天两点一线，关上门就是自己的小世
界。“那时候总觉得自己是过客，待几年说不定就
走了，小区好坏，跟我有什么关系？”

直到3年前退休，日子慢下来，他才慢慢留意
起周遭。起初，他也别扭，一开口就是重庆乡音，总
觉得自己是“外人”。可没几天便释然了——楼下
四川的、安徽的、贵州的，南腔北调凑在一处，谁也
不比谁更像“主人”。

这是双桥村最特别的底色。村子紧邻嘉兴市
区，周边工厂密布，高峰期外来人口超4000人，与
本村 4200多名居民接近 1：1。这是区位带来的人
口红利，也是抛给基层治理的“柔软考题”。双桥村
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徐倩说得实在：“本村的人
我还没认全，外来居民的需求就先递到了眼前。”

付昌平就揣着不少这样的“烦心事”。小区保
洁缺位，垃圾堆在角落没人清，他找过物业，可口
音重、一着急语速就快，往往闹得两边不愉快，问
题半点没解决。还有放暑假的孙辈，孩子父母上班
忙，他管不住，孩子总闷在家里。

这些事不大，却像鞋里的沙，硌得人不舒服。
但在双桥，这些“硌人的小事”，总有稳稳落地的办
法。徐倩常笑着说，村里治理有“三板斧”——知
青、乡贤、党员退役军人，三支力量拧成绳，就没有
兜不住的民生事。

今年春天，党员志愿者夜访入户，付昌平随口
提了句物业的事，本没抱指望。没想到 6月 21日，
小区新物业正式进场，保洁、绿化、安保逐项理顺，
积压的问题一一解决。“真把我们外地人当自家
人，连孩子的事都替我们想着。”

村里知青馆里，褚学良正为暑期夏令营备课：
“今年教孩子们练书法。”顺着他的笔尖，往事漫
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近 300名知青扎根双桥
村，种田插秧，把最好的青春留在这片土地上。从
2004年起，陆续退休的知青重新聚首，常回村走
走，他们心里始终惦记着双桥。2021年，双桥村腾
出两间房，建成知青馆，既留住那段岁月，也给返

乡知青安了个固定的“家”。
有了阵地，老知青们反倒坐不住了——总不

能关起门只做陈列，得让这地方活起来。“我们总
得为村里再做点啥。”褚学良说，想法刚抛出，响应
便从四面八方涌来：语文老师教作文，文艺骨干教
唱歌，书画爱好者教画画……大家七嘴八舌认领
任务。没多久，双桥首期暑期夏令营便热热闹闹办
了起来。

如今 280多名在册知青里，40多人每周固定
回村“值班”。寒暑假的课堂上，非遗课、绘画课、口
才课样样齐全，本地娃和外来娃肩并肩坐着，没人
分得清谁是“本村的”。乡贤出钱出力，党员退役军
人服务便民，三支力量各展所长，把一件件细碎的
民生事稳稳兜住。

天色渐暗，有人喊付昌平搭伙散步，他应声起
身。有人问，现在还觉得自己是外地人吗？他愣了
愣，摆着手笑了：“日子过着过着，哪还分什么里
外。”

从“过路客”到“自家人”，有时不过是一句诉
求被听见、一件小事被放在心上的距离。当一座村
子愿意弯下腰倾听、伸出手托举，把每一个人都放
进“村里人”的范畴，治理便有了双向奔赴的底色。

【追问】“村民富”如何走向“集体富”？
人心拢了，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问题是：家

底怎么厚起来？
微风掠过沙河景园的香樟树，手机“叮咚”一

声轻响，双桥村民钮国华低头看了眼——3000多
元的养老金准时到账了。旁边凑着下棋的老伙计
打趣他：“你个百万富翁，还在乎这点养老钱？”他
笑着摆手，尽显松弛。

最近，这位“百万”老人总爱在村口多站一会
儿。他看见，村口那片近 700亩的稻虾共养基地
里，水光映着天光。基地负责人魏元五正带着村民
查看水稻长势。“3月份就开始收龙虾了，到现在
出了七八万斤。等这季水稻长熟收了，再养下一轮
龙虾。”魏元五在嘉兴经营着 3个稻虾共养基地，
经验老到。

不远处，王威的花卉基地也在赶工。88亩土
地上，大棚正在搭建，计划年底投用生产。采用“政
府建设、企业运营”的模式，村集体每年有稳定的
租金进账。更实在的是就业——12个固定岗位，
月薪最高 5000多元，旺季再补 10个临时工，优先
招本地人。

相较于两位经营者对产业前景的兴奋，徐倩
看重的，不是这些项目雇了多少人、发了多少工
资，而是他们正在悄悄做一件事——让双桥被看
见。

把时针往前拨，双桥经历过一场深刻重塑。
2021年，土地综合整治的风吹进村，钮国华家247
平方米的老房置换成了 124平方米的敞亮安置

房，余下面积折算成上百万元的补偿款，攥在手
里，心里头一次有了底气。当时，双桥村涉及的农
户 700多户，不少人家都拿到了上百万元的补偿
款。与此同时，村里早年间的安置小区——沙河景
园、主城浜入住率超过九成，不少村民持有三四套
房，自住一套，余下出租，60平方米的小套每月能
收 1300元租金。加上周边工业区的务工收入，全
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稳在5万元以上。

村民口袋鼓了，村集体的“钱袋子”却没跟着
同步鼓起来。

没过几年，在上级政策统一要求下，村里全面
腾退小微企业。“产业最兴盛时，这些小微企业带
动了 200多名中老年村民就近就业。”徐倩说，腾
退之后，这批人最先感受到了阵痛。与此同时，村
集体的账本也不好看——原本靠厂房租金、管理
费还能有些家底，企业一腾退，源头活水断了。
2025年，双桥村集体经营性收入 215万多元。在
嘉兴，年入千万元的村子早已不是个例，百万元
只是“及格线”。钱不多，民生服务要么靠上级财
政，要么靠四处“化缘”。可徐倩心里清楚，靠共建
解得了近渴，解不了远忧，双桥得自己拥有造血
的能力。

于是，乘着镇里统筹推进农文体旅融合的东
风，稻虾基地和花卉基地先后落地。而这两个项目
的真正意义，在于为双桥贴上了两张“名片”。

在稻虾共养基地，魏元五盘算的远不止卖虾
卖米——搭垂钓棚、砌野米饭灶台的计划已经开

始实施。此前，他在别的村子投过类似项目，投入
400余万元，4年左右便回了本。“光卖农产品留不
住人，得让城里人愿意来、坐得住。”魏元五说，让
一亩田产出两季价值，也让一个村走进更多人的
视野。

而在花卉基地，王威特意留出 10亩地，打算
做花卉研学、花卉咖啡、窑烤面包。他设想中的场
景是：周末午后，年轻人坐在花田边喝咖啡，孩子
在研学区认花、做手工，一家人可以在此悠闲地度
过整个下午。“双桥离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年轻
人周末来转转，比逛商场有意思。”他站在田埂上，
眼睛里全是图纸上的未来。

更大的棋局也在向双桥靠近。王江泾镇正在
以“赛事聚气、文旅留客”的思路，打造运河文化旅
游度假区，将青少年足球赛事与田园休闲、文创体
验深度绑定。“一人踢球、全家度假”——孩子在场
上的比赛结束了，一家人的周末才刚刚开始。而双
桥村，恰好嵌在这条文旅带上，是田园休闲板块的
重要节点。这意味着，未来被赛事吸引来的客流，
会顺着这条线路涌向双桥的钓虾塘和花田。

魏元五的基地接住的就不只是散客，而是整
个度假区的溢出流量。王威的花卉基地一旦把新
业态做起来，双桥村也就成了“看完比赛去逛花
田”的目的地。

一个人的百万元扛得住一时风雨，一个村的
响亮名片才能滋养几代人。这是双桥村正在探索
的路：不只富口袋，更要富名声、富机遇、富明天。

【叩问】“老集镇”如何靠近“新生活”？
在双桥村党群服务中心门口，挂着两块牌

子——双桥村村民委员会、双桥社区居民委员会。
初来的人常会愣一下：这到底算村还是社区？村里
人倒不纠结这个，摆摆手说：“都是双桥人嘛。”

但牌子背后，藏着一个老集镇落寞的背影。它
需要被看见。

“当年这里可是另一个样子。”说这话的是村
里的老书记陈正华。他在双桥生活了大半辈子，
从双桥乡到双桥公社，这里一直很热闹。在陈正
华的记忆里，供销社、信用社、邮电所、卫生院、粮
站……一应俱全，甚至嘉兴第一个拖拉机站也建
在这里。早上一开门，满街都是熟人，吆喝声、车铃
声、说笑声搅在一起，整条街充满活力。“那时候不
用出集镇，什么事都能办。”陈正华说。

可后来，行政区划几经调整，机构一个接一个
搬走，老街慢慢安静下来。这是一种典型的“向下
螺旋”：行政功能弱化导致居住功能退化，功能衰
退又妨碍产业振兴，一环连一环，差距越拉越大。
身份也尴尬——早已不属于建制乡镇，很少被纳
入美丽城镇建设范畴，成了城乡拼图中容易漏掉
的一块。真要改造，闲置房屋产权复杂，投入产出
落差巨大，市场主体望而却步。

但真的一切都安静了吗？聚友饭店的老板刘
国峰最有发言权。

从 2003年开店起，他的灶台就对着街巷，锅

铲起落间，日子一天天过去。因为手艺好，嘉兴市
区、苏州盛泽的食客都慕名而来。可随着村里小微
企业腾退，“厂子搬走了，工人也走了，人气肉眼可
见地淡了。”刘国峰语气里却没有太多失落——人
流少了，饭店的名气留了下来。回头客和慕名而来
的新客一直没断过，桐乡、平湖、上海的食客照样
排队，“他们是真寻着味道来的。”

落寞的老集镇、热闹的饭馆——这“双面”让
徐倩意识到，落寞的不是一条街，而是一种生活方
式的退场。当外部资源够不着、自我更新又使不上
劲，老集镇最需要的不是大拆大建，而是被重新看
见。

怎么被看见？外部资源一时够不着的地方，恰
恰是内部治理最该用力之处。

让老的被照顾，就是让根不被拔掉。2021年，
双桥村新的党群服务中心建成，位置与老集镇隔
条河。搬过去，服务半径就远了，老百姓意见很大。
村里选择折中：保留老集镇的养老服务中心，新旧
阵地同步运营。专管员黄雅英两处都熟：“双桥60
岁以上的老人有 1520人，80岁以上的有 300多
人。”除了运营好阵地，他们还常态化上门量血压、
问冷暖。这些老人是集镇活着的记忆，照顾他们，
就是照顾这片土地的过去。

让路走得顺畅，就是让希望进得来。狭小的道
路、凌乱的电线、难停的车、破旧的房——这些是

考验居民忍耐力的烦心事。刘国峰反映过：店门口
道路太窄，导航绕路，外地客人常找不到店、停不
了车。2025年，村里翻新铺设柏油马路，刘国峰停
业几天支持，再营业时，门口那条坑坑洼洼 20多
年的路终于平整了。此外，停车场硬化、扩建等也
陆续完工，它们连接的不仅是地理距离，更是老集
镇被重新纳入城市生活版图的可能。

让记忆有处安放，就是让未来有处生长。双桥
集镇上有一幢无人居住的老建筑，一楼 140平方
米闲置。“我们想把它改建成老茶馆。”徐倩说，早
年双桥茶馆遍布，是几代人喝茶聊天的地方，如今
老茶馆悉数消失，重新打造一间老茶馆，不只是多
个活动场所，更是为老集镇留住文化底蕴和乡愁
记忆。所谓新生，从来不是凭空而起——它需要一
个锚，把过去牢牢钉住，才有底气往远处走。

老集镇的困境，本质是城乡变迁中“被落下”
的阵痛。而它的新生，不能指望单一的外部输血，
而是要把根留住、把路修通、把记忆盘活，用最扎
实的造血，接住最细碎的日常。

现在，老集镇依然不如新镇区规整繁华，但那
份原生态的市井味道反而成了特色。聚友饭店周
末依然排队，老茶馆规划已提上日程，养老服务中
心里每天都有人谈天说地。这何尝不是一种“新生
活”——不是把人拉回来，而是让留下的人觉得值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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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村问 ｜

双桥何双桥何以解以解““双面双面””？？
■■记者记者 应丽斋应丽斋 杨永昌杨永昌 通讯员通讯员 沈杰沈杰 插画插画 张利昌张利昌 图片由双桥村提供图片由双桥村提供

每天一到中午，秀洲
区王江泾镇双桥老集镇上的聚友饭

店里就座无虚席。老板刘国峰里外张罗，
灶台前火光一蹿，他边颠勺边回头跟老客寒暄，

嗓门和锅铲声搅在一起，热腾腾的。看着眼前这场
面，他总说：“一切都没变。”

可一切真的没变吗？走出饭店，老集镇像是被按下
了“慢放键”，到处弥漫着被时光轻放的默片感，相较于早
年间的热闹，眼下人少了，节奏慢了，日子有了另一种质
地。然而双桥村的故事，远不止这般新旧共生的“双面”：外
来人员与本村居民人数接近1：1，多元群体的融合成为
治理难题；村民手握“百万”资产，但村集体经济仍面临
产业提质的现实需求，亟待开辟新的发展路径。

本期，百村行采访组走进双桥村。在这个带着
“双面”特质的村子里，我们想追问的是，当本

土与外来、传统与变革在这里相遇，双桥
村将如何重塑新的可能？

※村庄名片

双桥村

双桥村位于王江泾镇南部，距嘉兴市区 4 公里左
右，北临申嘉湖高速并设有高速出入口，交通十分便捷。
村域面积为8.337平方公里，全村耕地面积5683.13亩，
下设48个村民小组，现有户籍人口3936人、新居民3000
余人。2025年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713.58万元，经营性
收入215.45万元。

近年来，村里以“网格双治、连心双桥”为抓手，构建
“一核多元”治理格局，通过建强三支骨干队伍，激活基
层治理新动能。一是建强党员退役军人队伍，常态化开
展便民服务，在抢险救灾中冲锋在前；二是激活知青乡
贤队伍，依托知青文化底蕴，传承知青精神，助力文化振
兴；三是凝聚新居民队伍，完善配套服务，引导新居民主
动参与治理，实现共建共享。同时，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通过土地全域整治和征迁安置，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真正实现搬得顺心、住得安心。

近年来，双桥村先后荣获省级“红色根脉”强基示范
村（社区）、省示范党群服务中心、省级引领型农村社区、
浙江省善治村、省级新时代枫桥式退役军人服务站、省
五星级农村文化礼堂等多项荣誉。

※村书记的心愿67

凝聚民心共筑强村梦

我是双桥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徐倩，扎根家乡
这片土地，踏遍了村子里的角角落落，走遍了小组里的
家家户户，村情民意一直激励着我探索党建引领乡村
建设和发展路径，致力于实现村庄建强、村民致富、村
庄变美、乡村和谐的愿景。以下两个方面是我最想实现
的愿景。

一、做强村集体经济。优化经营和管理模式，夯实现
有集体经济发展基础；盘活闲置资源，开发新增长点；凭
借“秀北生活广场”“共富花卉基地”“泾彩物业”等强村
项目投资经验，主动寻求多方合作机会，拓宽集体经济
增收渠道，为强村富民打下物质基础。

二、不断满足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完善全村道
路网络并实现路面亮化全覆盖，全面保障村民便利安全
出行。优化双桥村党群服务中心、文化礼堂、家宴中心和
养老驿站等综合服务体管理，提高服务体运转效率和利
用率，以回应群众享受便民服务、文体教育娱乐活动参
与、养老服务和家宴服务等方面的需求。以双桥村五处
村民活动公园、新建文体活动场地、计划连通的环湖绿
道、新修建露天休息区等公共活动空间为依托，以点带
面，为全村群众参与文体娱乐活动提供充足场地。持续
发挥“向阳花开”主题夏令营、老年学堂、双桥知青馆等
特色服务阵地作用，广泛开展老少皆宜、群众喜闻乐见
的活动，不断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群众不断提升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就是我们实现村子强、村民富和
村庄美愿景的底气。


